
B 3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10月14日(星期一)文匯副刊

最
近
網
上
流
傳
一
名
印
度
工
程
師
所
寫
的

︽
令
人
憂
慮
，
不
閱
讀
的
中
國
人
︾，
連
新
華

網
也
在
轉
載
。
文
中
說
：
﹁
我
在
從
德
國
法

蘭
克
福
飛
往
上
海
的
飛
機
上
，
正
是
長
途
飛

行
的
睡
眠
時
間
，
機
艙
已
熄
燈
，
我
吃
驚
地

發
現
，
不
睡
覺
玩iP

ad

的
基
本
上
都
是
中
國

人
，
而
且
他
們
大
都
在
打
遊
戲
或
看
電
影
，
沒
見
有

人
讀
書
。
﹂

許
多
看
到
這
報
道
的
香
港
人
都
不
禁
輕
聲
地
說
：

﹁
這
個
是
我
！
﹂
我
嘗
試
在
客
滿
的
巴
士
上
和
地
鐵
車

廂
內
，
留
心
是
否
存
在
這
現
象
。
的
確
，
大
家
不
是

在
用
手
機
，
便
是
睡
覺
，
頂
多
是
在
閱
讀
免
費
報

紙
。想

來
，
以
往
我
無
論
在
汽
車
上
、
飛
機
上
、
輪
船

上
，
甫
坐
下
便
會
拿
出
書
本
來
閱
讀
。
但
自
從
轉
用

智
能
手
機
後
，
這
些
時
間
就
用
來
打
遊
戲
、
閱
讀
電

郵
和
上
微
博
等
等
，
習
慣
下
來
，
離
家
時
已
沒
將
書

本
放
在
手
袋
內
，
在
飛
機
上
也
只
顧
看
電
影
。
﹁
這

個
中
國
人
也
是
我
！
﹂
實
在
感
到
慚
愧
。

據
報
道
中
國
人
年
均
讀
書
不
足
一
本
，
與
韓
國
的

人
均
七
本
，
日
本
的
四
十
本
，
俄
羅
斯
的
五
十
五
本

比
較
，
中
國
人
年
均
閱
讀
量
之
少
，
實
在
少
得
令
人

羞
愧
，
真
不
敢
相
信
！
　

擁
有
幾
千
年
文
化
的
古
老
國
家
，
我
們
的
國
民
何

時
變
得
疏
離
書
本
？
是
現
在
社
會
可
選
擇
的
娛
樂
太

多
，
閱
讀
要
靜
心
、
要
費
神
，
有
些
人
像
靜
不
下
來

似
的
，
書
本
拿
上
手
，
眼
皮
便
垂
下
？
是
社
會
對
自

己
對
文
化
水
平
根
本
沒
甚
麼
要
求
？

北
宋
黃
庭
堅
說
：
﹁
一
日
不
讀
書
，
言
語
無
味
；

三
日
不
讀
書
，
便
覺
面
目
可
憎
！
﹂
怎
麼
到
了
我
們

這
一
代
中
國
人
，
弄
至
被
外
國
人
批
評
不
讀
書
的
地

步
，
豈
非
已
達
到
﹁
面
目
十
分
可
憎
﹂
？
實
在
要
好

好
反
省
，
從
今
日
開
始
，
由
自
己
做
起
！

聽
說
以
色
列
人
平
均
每
年
讀
書
六
十
四
本
，
他
們

認
為
﹁
書
裡
藏
㠥
的
是
智
慧
，
較
鑽
石
還
貴
重
，
而
且
智
慧
是

任
何
人
都
搶
不
走
的
。
﹂
中
國
人
也
說
﹁
書
中
自
有
黃
金
屋
﹂，

這
屋
已
幻
作
海
市
蜃
樓
？

百
家
廊

晨
　
風

不閱讀的中國人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前
賢
常
有
﹁
悔
其
少
作
﹂
之
嘆
，
今
天
一
般

專
指
﹁
小
時
候
﹂
發
表
的
文
字
。
讀
書
人
長
了

年
齡
、
增
了
見
識
，
回
頭
去
看
自
己
昔
日
的
水

平
，
常
會
不
滿
意
那
時
年
輕
識
淺
，
微
有
悔

意
。

我
生
在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葉
，
是
書
籍
出
版
更
見

普
及
的
時
代
，
已
出
版
過
二
十
多
部
單
行
本
，
對
於

﹁
少
作
﹂
並
無
絲
毫
悔
意
。
古
人
刊
行
著
作
不
易
，

許
多
人
一
生
只
留
下
三
數
本
著
作
，
當
然
會
字
字
斟

酌
。
我
們
這
代
人
出
書
，
要
受
出
版
流
程
限
制
，
寫

好
了
幾
萬
字
就
要
趕
忙
刊
行
，
否
則
有
些
文
字
過
了

時
效
就
無
用
。
好
在
每
一
部
書
都
有
清
晰
的
出
版
年

份
，
縱
有
﹁
悔
﹂，
亦
可
視
為
反
映
自
己
那
個
年
紀

的
水
平
。

今
天
想
起
要
﹁
悔
﹂
的
﹁
少
作
﹂，
卻
不
是
指
出

版
書
籍
、
發
表
文
章
。
而
是
上
小
學
時
太
笨
！
笨
在

哪
裡
？
笨
在
考
了
第
一
名
，
而
且
還
不
只
一
次
！

說
來
笑
話
兼
荒
唐
，
我
一
生
人
第
一
次
、
亦
是
唯

一
一
次
為
了
考
試
名
次
而
下
淚
，
居
然
是
考
了
第
三

名
！
事
緣
我
自
小
學
一
年
級
第
一
次
考
試
起
就
考
第

一
名
，
那
時
學
制
一
年
考
試
四
次
，
上
下
學
期
各
兩

次
，
期
末
考
較
吃
重
，
期
中
考
較
寬
鬆
。
我
這
樣
就

連
續
考
了
十
次
第
一
，
然
後
就
﹁
跌
﹂
到
第
二
，

﹁
跌
﹂
一
級
還
事
小
，
到
再
﹁
跌
﹂
一
級
就
麻
煩

了
！
拿
這
個
考
第
三
名
的
成
績
表
請
先
父
簽
名
時
，

先
父
笑
說
：
﹁
怎
麼
越
考
越
低
？
﹂
我
就
哭
㠥
說
以
後
會
用
功

讀
書
。
先
父
從
來
都
不
算
是
嚴
父
，
因
工
作
太
忙
，
對
子
女
的

學
業
從
來
不
過
問
。
家
母
識
字
不
多
，
對
於
先
父
從
來
沒
有
試

過
握
㠥
子
女
的
小
手
教
寫
字
一
事
，
頗
有
微
言
。

長
大
後
回
想
，
我
考
第
三
名
尚
且
要
招
父
親
薄
責
，
這
算
是

甚
麼
道
理
？
好
在
父
親
也
是
隨
隨
便
便
的
批
評
，
我
也
是
隨
隨

便
便
的
應
承
。
當
然
，
我
後
來
也
不
會
甚
麼
加
倍
用
功
，
父
親

也
沒
有
在
我
的
考
試
排
名
上
面
﹁
做
文
章
﹂。
以
後
的
小
學
歲

月
，
我
還
再
考
過
一
次
第
一
。
升
上
中
學
之
後
，
就
與
考
第
一

名
絕
緣
。

回
顧
我
數
十
年
前
受
到
的
﹁
不
公
對
待
﹂，
我
得
出
一
個

重
要
結
論
，
小
學
生
實
在
不
應
該
考
第
一
，
尤
其
不
應
在
小
學

一
年
級
第
一
次
考
試
就
考
第
一
，
以
後
更
盡
量
不
要
考
第
一
。

因
為
這
樣
太
吃
虧
了
！

有
一
回
，
當
然
是
在
我
成
年
以
後
，
在
公
共
汽
車
上
聽
到
身

旁
一
個
慈
父
使
出
渾
身
解
數
哄
誘
其
寶
貝
兒
子
用
功
讀
書
，
應

付
下
一
個
考
試
，
說
甚
麼
已
經
看
中
了
一
件
玩
具
，
只
要
兒
子

總
平
均
分
考
到
幾
分
就
可
以
得
到
這
個
獎
品
。
豈
有
此
理
，
這

娃
娃
只
需
要
考
得
過
中
游
的
成
績
就
得
獎
！
我
小
時
候
慣
常
考

第
一
，
卻
甚
麼
屁
獎
都
沒
有
拿
過
！
倒
好
像
我
考
第
一
是
應

該
，
考
不
到
第
一
就
是
﹁
退
步
﹂、
﹁
跌
級
﹂
！

所
以
應
該
說
，
上
小
學
時
考
第
一
名
是
非
常
愚
蠢
的
事
，
更

千
萬
不
可
以
常
做
！
檢
討
我
的
損
失
，
我
起
碼
失
去
了
許
多
次

向
父
母
兄
姊
、
姨
媽
姑
爹
﹁
勒
索
﹂
獎
品
的
機
會
。
我
根
本
不

必
考
十
次
第
一
，
只
須
在
小
學
一
年
級
上
學
期
考
個
中
下
的
成

績
，
然
後
不
斷
﹁
進
步
﹂、
不
斷
﹁
升
級
﹂
就
是
！

只
有
愚
蠢
的
小
學
生
才
會
去
考
第
一
！

考
了
第
一
，
以
後
還
有
甚
麼
﹁
進
步
的
空
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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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其少作考第一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一
個
人
如
果
經
常
用
左
手
寫
字
、
拿

筷
子
，
就
叫
做
﹁
左
撇
子
﹂。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就
是
一
個
﹁
左
撇
子
﹂，
我

的
小
孫
子
也
是
。

我
呢
，
卻
是
左
右
手
並
用
，
寫
字
、

拿
筷
子
用
右
手
；
拿
剪
刀
，
打
籃
球
、
羽
毛

球
都
用
左
手
。
可
能
天
生
是
個
﹁
左
撇
子
﹂，

或
者
自
小
由
母
親
強
迫
用
右
手
寫
字
和
拿
筷

子
。
但
兒
時
的
事
情
沒
有
記
住
，
母
親
也
已

早
逝
。
但
這
種
左
右
手
並
用
能
夠
平
衡
手

力
，
倒
也
是
一
件
妙
事
。
但
為
什
麼
用
右
手

拿
剪
刀
感
到
剪
東
西
無
力
，
用
右
手
拍
球
並

不
得
心
應
手
，
所
以
我
估
計
天
生
該
是
一
個

﹁
左
撇
子
﹂。

最
近
有
醫
學
專
家
通
過
跟
蹤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
習
慣
用
右
手
的
人
，
特
別
是
老
人
，
其

支
配
右
手
的
左
腦
血
管
就
會
比
右
腦
血
管
發

達
得
多
，
而
多
數
腦
溢
血
病
人
的
病
源
都
發

生
在
右
半
腦
上
。

這
就
是
說
，
多
用
左
手
，
就
會
大
大
降
低
中
老
年
人

的
腦
溢
血
的
發
生
概
率
。
為
保
健
起
見
，
老
年
人
應
該

盡
量
訓
練
使
用
左
手
。

我
雖
然
左
右
手
並
用
，
但
因
為
年
紀
大
了
，
並
不
玩

籃
球
和
羽
毛
球
了
，
用
剪
刀
的
機
會
也
不
多
。
而
吃

飯
、
寫
作
都
用
右
手
，
所
以
不
符
合
專
家
們
所
提
倡
的

多
用
左
手
的
要
求
。

據
說
歐
洲
的
一
些
國
家
，
老
人
們
都
在
訓
練
自
己
多

使
用
左
手
。
以
取
食
物
送
進
口
裡
來
說
，
用
刀
叉
採
用

左
右
手
都
無
所
謂
。
但
使
用
筷
子
，
要
從
右
手
轉
到
左

手
，
便
困
難
得
多
。

至
於
寫
字
，
西
方
用
拼
音
文
字
，
從
左
到
右
，
要
訓

練
用
左
手
寫
作
，
並
不
太
難
。
如
果
採
用
電
腦
點
擊
，

更
是
易
如
反
掌
。
但
寫
漢
子
，
秉
筆
直
書
，
訓
練
用
左

手
，
難
矣
！

德
國
有
關
部
門
為
了
訓
練
老
人
們
改
變
習
慣
，
改
做

﹁
左
撇
子
﹂，
對
一
些
左
撇
子
用
品
店
還
給
予
減
免
稅

收
、
給
予
補
貼
的
優
惠
政
策
。
社
會
上
還
舉
辦
許
多
適

應
左
撇
子
的
比
賽
，
據
說
推
行
以
來
，
效
果
甚
佳
，
腦

溢
血
患
者
明
顯
減
少
。

據
說
人
類
天
生
就
有
約
百
分
之
三
十
四
是
左
撇
子
。

但
有
不
少
是
被
家
長
們
從
小
就
﹁
糾
正
﹂
過
來
。
現

在
，
按
照
醫
學
觀
點
來
說
，
該
是
糾
右
而
不
是
糾
左
！

「左撇子」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叔
叔
當
年
移
民
溫
哥
華
，
堅
持
將
祖
父

母
的
骨
灰
從
廣
州
移
往
加
國
安
葬
。
我
曾

經
遠
赴
加
國
掃
墓
，
墳
場
裡
綠
草
如
茵
林

木
森
森
，
墓
碑
全
部
臥
地
而
建
。
從
遠
而

望
，
一
片
平
地
；
墳
場
像
寧
靜
的
大
公

園
。墓

碑
千
篇
一
律
，
眾
親
人
分
頭
找
了
半
天
，

終
於
在
一
棵
巨
大
的
無
名
樹
下
找
到
。
我
跪
拜

墓
前
，
想
起
年
輕
時
與
爺
爺
的
一
段
墳
地
故

事
。
此
段
往
事
在
每
年
的
重
陽
節
，
總
會
湧
上

心
頭
。

那
是
文
革
期
間
的
一
個
嚴
冬
，
從
香
港
回
廣

州
過
農
曆
新
年
。
某
日
清
晨
四
、
五
點
，
天
色

昏
暗
，
爺
爺
將
我
從
暖
烘
烘
的
被
窩
拉
起
來
，

說
要
帶
我
去
看
一
件
東
西
。
他
約
好
了
三
輪

車
，
在
門
外
等
候
。

爺
孫
兩
人
冒
寒
出
發
，
方
向
不
辨
。
一
路
上

爺
爺
不
停
地
叮
囑
；
﹁
你
是
長
孫
，
你
要
牢
記

今
天
發
生
的
事
情
。
我
不
要
火
葬
。
﹂
我
迷
迷

糊
糊
地
、
半
睡
半
醒
中
不
斷
點
頭
。

文
革
期
間
內
地
禁
止
土
葬
，
六
十
多
歲
的
爺
爺
自
行
做

了
後
事
安
排
。
原
來
，
他
偷
偷
地
藏
起
一
副
絕
佳
的
廣
西

柳
州
棺
材
，
一
旦
百
年
歸
老
，
希
望
兒
孫
如
他
所
願
，
不

要
火
葬
。
當
時
廣
州
的
親
人
怕
事
，
不
敢
答
應
，
他
只
好

寄
望
我
這
個
年
僅
十
四
五
歲
的
孫
女
。

爺
爺
是
西
醫
，
幫
他
冒
險
收
藏
棺
材
的
，
是
一
名
守
墳

人
。
聽
說
，
爺
爺
治
好
他
母
親
的
病
，
他
要
報
恩
，
千
方

百
計
尋
得
好
棺
材
，
藏
在
荒
野
的
山
墳
小
屋
裡
。

我
們
抵
達
守
墳
人
的
小
屋
，
爬
上
斜
竹
梯
登
入
閣
樓
。

爺
爺
揭
開
暗
紅
色
的
破
舊
毛
毯
，
露
出
漆
亮
的
棺
材
。
當

時
我
害
怕
極
了
，
想
哭
，
不
肯
正
視
。
爺
爺
卻
很
興
奮
，

用
力
按
我
的
頭
靠
近
棺
材
，
﹁
你
聞
一
下
，
很
香
。
柳
州

棺
木
有
香
味
的
。
﹂
他
說
。

離
開
的
時
候
天
色
微
亮
，
山
墳
陰
森
恐
怖
。
這
一
天
忘

不
了
，
尤
其
是
棺
材
的
香
味
。

爺
爺
逝
於
打
倒
四
人
幫
之
後
，
如
願
土
葬
。
逝
世
之
前

的
幾
年
，
他
甚
少
再
提
及
那
副
棺
材
。

棺材的香味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世
事
風
雲
色
變
。
常
言
道
，

政
治
一
天
也
嫌
長
。
同
樣
，
政

經
密
不
可
分
，
互
為
牽
制
與
影

響
，
因
而
，
經
濟
變
化
也
是
一

天
也
嫌
長
。
近
月
來
，
美
國
退

市
與
否
已
鬧
得
世
界
金
融
市
場
大

亂
，
再
來
一
件
大
事
，
美
國
兩
黨
爭

拗
不
休
，
令
美
國
政
府
某
些
部
門
暫

停
運
作
，
美
債
可
能
不
通
過
，
失
誠

信
風
波
出
現
，
美
股
大
跌
殃
及
各
國

金
融
市
場
包
括
商
品
價
格
。

不
過
，
這
還
未
釀
成
金
融
風
暴
。

事
關
包
括
我
在
內
的
不
少
投
資
者
皆

相
信
作
為
世
界
經
濟
金
融
火
車
頭
的

美
國
，
國
民
和
代
表
各
個
不
同
利
益

集
團
都
不
會
如
此
不
顧
大
局
。
當
危

急
關
頭
必
會
以
國
家
利
益
為
重
。
更

何
況
，
政
治
本
就
是
講
求
妥
協
，
各

利
益
集
團
以
理
性
加
上
智
慧
最
後
必

會
妥
協
讓
步
，
各
取
所
需
、
團
圓
結

局
。
當
然
，
這
是
主
觀
願
望
，
實
際

情
況
如
何
，
天
曉
得
。

果
然
，
執
筆
之
時
，
傳
來
美
國
共

和
黨
有
意
提
出
新
方
案
而
又
初
步
獲

得
總
統
默
許
，
重
開
談
判
之
門
。
似
乎
爭
拗
有

平
息
轉
機
。
美
國
股
市
在
消
息
傳
出
後
全
面
反

彈
，
引
致
全
球
各
地
也
有
大
小
不
一
的
升
幅
。

香
港
當
然
也
不
例
外
。
㞫
生
指
數
重
返
二
萬
三

千
點
。

其
實
，
共
和
黨
只
是
提
議
推
遲
六
個
星
期
，

可
能
目
的
是
以
時
間
換
取
空
間
。
兩
黨
之
間
包

括
總
統
理
應
拋
開
私
見
，
理
性
地
研
究
討
論
新

舊
方
案
，
以
民
為
本
，
以
國
家
經
濟
利
益
為
依

歸
。
切
勿
以
本
傷
人
。
竊
以
為
，
風
波
最
終
會

被
解
決
，
惟
不
會
是
馬
上
可
見
相
互
讓
步
而
即

刻
政
府
會
部
門
重
新
運
作
。
至
少
政
府
部
門
重

開
也
要
一
段
時
間
。

在
此
期
間
，
必
然
會
有
正
負
兩
面
消
息
傳

出
，
金
融
市
場
必
然
會
有
波
動
。
除
非
投
資
者

有
實
本
而
不
需
做
孖
展
，
否
則
在
風
高
浪
急
的

大
海
中
，
很
易
被
淹
沒
。
香
港
市
場
特
別
敏

感
，
還
會
受
內
地
政
經
因
素
所
牽
連
。
香
港
投

資
者
尤
其
是
散
戶
當
更
小
心
。

政經風雲變幻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上
次
說
到
小
狸
或
主
動
或
被
迫
地
逃
離
了

﹁
朋
友
圈
﹂，
但
放
棄
朋
友
圈
並
不
等
於
放
棄

微
信
閱
讀
。
畢
竟
，
微
信
的
閱
讀
資
源
豐
富

又
快
速
，
放
棄
不
僅
可
惜
而
且
不
符
合
時
代

發
展
。
小
狸
選
擇
的
解
決
之
道
是
﹁
棄
私
轉

公
﹂，
棄
私
即
放
棄
朋
友
圈
，
轉
公
即
量
身
訂
閱
公

眾
帳
號
。

所
謂
公
眾
帳
號
是
微
信
的
一
個
功
能
，
即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給
組
織
和
個
人
，
讓
其
可
以
對
訂
閱
了

自
己
帳
號
的
用
戶
群
發
消
息
、
圖
片
等
信
息
，
不

少
公
眾
帳
號
都
有
自
己
主
打
的
專
業
領
域
，
還
有

一
些
是
走
綜
合
內
容
路
線
，
搜
羅
精
華
文
章
進
行

推
送
。

公
號
對
其
所
有
者
來
說
，
自
然
是
很
好
的
營
銷

工
具
，
而
對
於
訂
閱
者
來
說
，
在
小
狸
看
來
，
最

大
的
意
義
就
是
可
以
從
信
息
海
洋
中
逃
離
出
來
，

只
關
注
自
己
感
興
趣
的
東
西
，
只
接
收
高
質
量
的
信
息
。
比

如
小
狸
是
科
學
控
，
就
關
注
了
科
學
松
鼠
會
、
科
學
公
園
、

奧
秘
科
普
連
環
畫
雜
誌
等
公
眾
帳
號
，
這
些
帳
號
會
定
期
發

送
跟
科
學
有
關
的
文
章
，
不
海
量
但
有
質
量
，
篇
篇
都
是
興

趣
所
在
。
除
此
之
外
，
小
狸
還
訂
閱
了
一
些
口
碑
好
人
氣
旺

的
綜
合
帳
號
，
時
刻
了
解
把
握
網
事
動
向
和
時
代
脈
搏
。

其
實
，
公
眾
帳
號
並
不
是
新
鮮
玩
意
，
其
推
送
的
內
容
和

性
質
，
說
白
了
就
是
微
博
中
的
﹁
官
方
微
博
﹂
及
﹁
大
V
﹂，

但
是
，
自
從
微
信5.0

發
佈
後
，
微
信
公
共
帳
號
又
完
全
與
其

他
平
台
上
的
官
微
區
別
開
來
，
其
原
因
就
是
限
制
了
﹁
量
﹂，

而
這
，
正
是
許
多
如
小
狸
般
人
能
棄
私
轉
公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微

信5.0

的
重
大
改
革
之
一
就
是
調
整
了
公
眾
帳
號
，
只
分

為
服
務
號
和
訂
閱
號
兩
種
，
其
中
，
服
務
號
一
個
月
只
能
發

佈
一
次
信
息
，
訂
閱
號
發
得
多
些
，
但
也
只
能
一
天
發
一

條
，
而
且
要
折
疊
在
二
級
菜
單
中
。
這
就
決
定
了
微
信
公
號

不
可
能
像
微
博
的
很
多
公
號
一
樣
整
日
狂
發
垃
圾
短
信
，
也

狠
狠
打
擊
了
那
些
以
東
抄
西
抄
為
手
段
的
公
眾
帳
號
。
調
整

之
下
，
公
號
內
容
必
須
少
而
精
，
剽
竊
者
無
立
足
之
地
，
原

創
者
用
戶
黏
性
增
強
，
加
上
微
信
的
運
作
方
式
讓
公
號
不
能

如
微
博
般
主
動
尋
找
粉
絲
，
而
只
能
﹁
被
動
﹂
地
等
粉
絲
訂

閱
，
這
就
最
大
限
度
地
避
免
了
騷
擾
，
真
正
做
到
﹁
招
之
即

來
，
揮
之
即
去
﹂。

說
白
了
，
微
信
公
眾
帳
號
是
一
個
分
眾
傳
播
的
典
型
，
而

且
它
的
典
型
不
僅
在
於
分
眾
，
更
在
於
以
退
為
進
的
營
銷
策

略—
—

表
面
看
壓
制
了
公
號
，
但
事
實
上
卻
是
培
養
了
人
心
。

﹁
更
輕
的
體
驗
﹂
往
往
會
有
更
好
的
效
果
。

︵﹁
微
信
生
活
﹂
二
之
二
︶

棄私轉公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人活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感覺到「中庸之道」
的可貴。
中正，平和，一向是中國人推崇的美德。中國

的傳統文化，都推崇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
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孔子說：「中庸之為德
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行事為
人不偏不倚，有一定之規，才能達到天人合一的
境界。
讀歷史可以看到，中庸之道浸透在人類生活的

方方面面。中國古代許多君王以及政治家的失
敗，都源於過分的貪婪以及過於偏激的政策。優
秀的政治家，是那些善於平衡各種關係的人。自
己活，也讓他人活，才是聰明的作法。
中庸之道，也早已是世界文化的瑰寶。西方文

明起源於希臘。希臘人認為，把握限度及分寸感
就是善。古代希臘語中的「自由」一詞，常被譯
為「克己」，「自制」。希臘人認為，認識自己，
任何事都不要做過頭，是一切美德的源頭。人應
該規避放縱以及毫無節制的衝動，服從萬物和諧
與平衡的內在法則。
當年希臘以一個西方小國戰勝了東方大國，其

精神武器就是——自由。在古希臘人看來，人最
珍貴的財富就是自由，而希臘人對自由一詞的界
定，就是分寸感以及約束。在希臘人看來，當年
一些東方大國之所以由盛而衰，就是由於君主毫
無限制的權力，造成一個國家漫無邊界的貧富差
距。在自我限制中達到自由的思想，讓希臘人建
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自治政體。
無論古今中外，在個人生活中遵循中庸之道，

總是能有效地趨利避害。利益博弈上如此，感情
生活中也如此。曾讀過一位著名俄羅斯女作家的

傳記。這位作家才華橫溢，卻命運悲慘。諸多惡
運雖主要歸於殘忍的制度，但在感情生活方面的
缺少分寸，也給她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傷害。
生活中往往有那麼一些女士，雖然非常優秀，

感情上卻不知克制。她們每每為單相思而對異性
窮追猛打，結果嚇跑了人家。多數男士，都不喜
歡烈火洪水般的感情攻勢。作為女士，尤其需要
矜持端莊，才能讓人尊重。
懂得中庸，能省去很多麻煩。在遙遠的從前，

我曾經以心直口快、嫉惡如仇而自詡，卻因為言
詞行為激烈，得罪了不少人。倒是一時暢快了，
可是隨後得收拾一大攤殘局，浪費了無數大好時
光。那些時間，本來應該是用來做些有用之事
的。
比如，有些道理不用說破，大家都心知肚明；

如果偏要說破，就傷了和氣。你就是一百個正
確，傷了他人的感情，人家就會千方百計與你作
對。結果你作為聰明人，反而失敗了。有位同事
曾以說話一針見血而自得，其實，他為此得罪了
不少人，給自己找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說話到
位固然好，可是「句句見血」的話，並不是什麼
場合都能說的。
走上社會幾十年，有些看來不是那麼優秀的

人，卻遠遠地超越了他人，走在時代的前列，就
是因為他或者她善於領悟人際關係，說話辦事分
寸拿捏得準確，處理事情也都在恰當火候上。
不幸，在中國這樣重視人際關係的社會中，為

人處事上的學問，每每比學術、專業上的成就更
重要。你並非要當鑽營取巧的小人，可是一定要
學會做明白人。你要在堅守原則的基礎上，學會
「不把話說滿」，學會尊重他人的感情，學會用讓

人接受的方式，來做正確的事情。挺佩服那些懂
得幽默的老北京人，他們經常用一句輕鬆俏皮的
話語，就化解了彼此的怨氣，順暢地辦好本來很
難辦的事兒。
友誼上的分寸，也非常重要。越是要好的朋

友，越要注意不逾越邊界。有時候，朋友好到了
不分彼此的份上，關係就變得非常脆弱。往往因
為一件小事，鐵哥們兒也會反目為仇。我總是認
為，維繫友誼的前提，是要保持每個人的獨立
性。
無論是經濟上，還是在個人空間上，朋友之間

都最好不好摻和到一起。如果非要一起做事，也
應該是「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把利益與友
情分清楚。彼此有信任就足夠了。不應強加給自
己或者他人「奉獻」以及「犧牲」的關係。
有兩位幾十年前一起成長的朋友，在不同城市

的一次知青聚會中相遇了。幾十年前，她們在兵
團睡一條炕，無話不談。可是幾十年之後，這對
發小在性格、文化層次等各方面已有了很大的相
距。
雖然見面彼此都很高興，但當其中一位貿然提

出去另一位家中住幾天時，另
一位卻猶豫了。她不願意在幾
十年分手之後，讓朋友融入自
己的私人空間。也不願意再把
自己的一切，無保留地交給朋
友。最終，她提出租賓館客房
給朋友住。就因這一猶豫，給
兩人少年歲月的純淨友情蒙上
了陰影。
細想一下，那位拒絕的朋

友，並非絕情以及勢利，而是
害怕無距離友誼的殺傷力。其
實，無論文化層次相同還是相
異的朋友，都需要距離。距離
產生禮貌、尊重、神秘，以及
友誼的新鮮純淨。誰能24小時

地傾訴和傾聽？誰願意把個人生活的隱私一無遮
掩地暴露在他人眼前？用朝夕相處、無話不談來
體現友情，往往會讓人被過度的親密壓抑得喘不
過氣來。
回想一下，關係能最保持長久的，恰恰是那些

距離不遠不近的朋友，她們平時忙㠥自己的事
業，有了閒空時，大家歡聚在一起，暢談層出不
窮的新話題。這樣總能得到新啟發、新思想的友
情，才是人們需要的。
我認為，在經營事業上，也需要有分寸。一位

著名的散文家說，人應該做一個生活家！我贊同
這個觀點。做事業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更好地生
活。如果為了事業廢寢忘食，沒時間陪家人吃
飯，沒時間陪孩子玩，熬得痛苦不堪，甚至把自
己累出一身病痛，那就過了頭兒。據說有位著名
作家，為寫一部小說勞累至死。雖然精神可敬，
但從另一方面說，我以為還是得不償失。世界
上，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呢？再說，除了事業，
生活中還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值得享受。
適可而止，不走極端，總是一種讓人舒服的生

活狀態。

中庸 之 道

■人生最難把握的是「分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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